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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本报报记记者者李李晓晓玲玲

菜籽沟村，广袤新疆大地上一个繁衍了几代人的农耕村
落，天山主峰博格达褶皱中的旱作小村庄，在中华农耕文
明与西北草原文化的交汇点上依旧完整地保存了传统特色
的古村落，在经历了凋敝的岁月后，随着一群文化名人和
艺术家的“回乡”入驻，从沉睡中又焕发出生机来，在传
统风物得以保存的同时，逐渐成为远近闻名的乡土文化重
建高地，也引发了越来越多的人前来探究“菜籽沟现
象”。

一条沟的发现与一个古村的复兴

2013 年初，一个寒冷的冬日，曾以《一个人的村庄》
一鸣惊人的作家刘亮程第一次踏雪来到了木垒县菜籽沟村。

当时，村里一半以上的居民都离开了。站在这个祖辈大
多自明末清初由陕甘一带迁来，房屋鲜明地呈现出中国内陆
传统建筑特质的小山村里，刘亮程一下子就被这个仍完好保
存古风貌的村落吸引住了。

菜籽沟坐落在天山支脉博格达山北的凹谷中，东距新疆
首府乌鲁木齐 260 多公里，冬天的菜籽沟村，隐藏在山间雪
原，异常静默。

“这里村民的祖屋星星点点散布于半坡或沟边，房屋完
整地延续了从干打垒土墙、土块墙、砖基土坯墙到砖包土坯
墙的传统建筑建造史，昭示着清代、民国、新中国成立至今
的建筑变迁，显示出西域汉民族的居住特点，同时又兼容并
蓄、博采众长，融入了多元文化特质，是老新疆汉民族居住
文化的活态博物馆。”一谈起菜籽沟的拔廊房和整个村落中
星罗棋布的老屋，沉静寡言的刘亮程眼里星光点点，娓娓道
来，诚恳而专注。“当年我们来时，只留下些破旧不堪的房
屋院落。这些典型的中国传统住宅，有着精细的木质构建和
功能齐备的院落布置，要是再不抢修，很快就会倒掉消失
了。”

当刘亮程把这个传统村落的重要性及保护发展思路跟时
任木垒县委书记王志华沟通后，很快得到认可支持。刘亮程
和他的工作室团队冒着严寒立刻着手在菜籽沟村保护性收购
空置的古民宅，并动员一些艺术家进村，收购原来村民荒弃
的古旧院落。经过五年多的努力，菜籽沟村目前已经吸引了
30 多位艺术家入住。他们根据这些古旧院落的结构特点进
行改造，充分尊重乡土传统和自然生态，在保护好古建筑的
同时，建立阳光房式工作室，增添了房屋的艺术气息和现代
生活的便利性。

如今，一个个依山傍河，外观古朴，特色各异，主题突
出的文化艺术院落，散布在菜籽沟的半山腰上，逐渐形成了
新疆唯一的“艺术家村落”。艺术家们在安享自然之美的同
时丰富了创作题材，保留了浓郁的中华传统文化底蕴，吸引
了不少追求宁静乡村生活的城里人来此静修。

秋日，记者来到静静隐没在半山腰间的菜籽沟村，漫
步古村落，只见沟谷两旁的丘陵坡地上，豌豆已进入丰收
时节，农人们挥动着弯弯的大镰刀正在收割。峰岭皑皑，
白雪映衬着漫山遍野的麦田，麦子从山脚直长到山顶，长
到天边，接天连地。风吹麦浪，麦香阵阵，金黄的小麦与
仍绿着的胡麻、鹰嘴豆地块上下相接，纵横相连，如一
幅五彩斑斓的画卷张贴在两面的山坡上。开得金灿灿的
向日葵，挂着青涩果实的野蔷薇点缀其间，恍若世外桃
源。

田边地头山道弯弯，山回路转农家隐现。但见民居随意
分布，老屋旧砖残瓦，院墙斑驳，传统的土坯拔廊房还保留
着原汁原味。记者发现不少村民开始返乡，他们修缮房屋，

开小卖部，用乡间农舍和土鸡野菜待客。“其实我们就是想
引导村民主动回流参与，使整个村庄成为新疆首家以生态的
乡土的自然的风貌为基础，以艺术品位为特质的高端乡村客
栈旅游体，这里是排解‘乡愁’的地方。”木垒县委常委、
宣传部长阿依古丽·夏热甫汗透露说，目前菜籽沟古民居保
护的基础性工作正在进行之中，县上已对 120 余座古民居进
行了供排水改造和房屋修缮。

木垒县政协主席、土生土长的木垒人陈云告诉记者，菜
籽沟村的复兴，不仅带动了周边村落如月亮地村、水磨沟
村、平顶山村的旅游开发，县上已经建成或正在兴建的万亩
旱田观景台、农耕博物馆、农业公园，也成为远近闻名的自
然景观和民俗旅游带，吸引了不少人光临。

一座书院与一个乡村艺术奖

菜籽沟村所在的木垒县地处丝绸之路要隘，是古丝路文
化厚积之地，也是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前沿。作为我国
仅有的三个哈萨克自治县之一，木垒县北邻蒙古国，由哈萨
克、汉、维吾尔、回、乌孜别克等 14 个民族 9 万多人组
成。由于县域海拔高、山区多、土地荒漠化严重、水资源匮
乏且属于风雪易灾区，各族居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十分艰苦，
经济发展水平在新疆都处于较低水平。

造物的神奇在于，越是人烟稀少发展落后的穷乡僻壤，
原始朴茂的自然环境与人文越能完整保持。草原丝绸之路必
经之地木垒县，汉民族的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文化在这里相
遇交融，形成了独特的历史文化风貌。由于经济发展相对滞
后，这里的古村落保存下来不少，而且非常具有特色。古村
落是历史也是文化，是传承，也是见证。在这种理念推动
下，木垒县的古村落得到了发掘和保护。 2014 年末，在我
国公布的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中，新疆共有八个村落榜
上有名，其中七个都在木垒县。

木垒县作为少数民族自治县和国家级贫困县，虽然财政
并不宽余，但对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却是不遗余力。五年
来，三任县委书记接力助推，在“美丽乡村”建设中不砍
树、不拆房、不填湖、不造景、不搞假生态，充分尊重原有
乡村的文化特色，尊重村落布局的特点，尊重乡村的生活空
间和文明形态。

越是少数民族贫困县，越是高原山区县，就越是生态脆
弱区域。原生态就是最好的资源，木垒县有 18 条沟，沟沟
都有风景与故事可以挖掘。“希望我们能够坚守住一方净
土，善待自然田园风光，保留传统文化与草原游牧民族的特
色民俗。”陈云说。

基于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在菜籽沟，刘亮程
和他的工作室还将一个占地近 40 亩、已经废弃变身为羊圈
的旧学校改造成目前声名不凡的木垒书院。书院利用小学校
原有的教室设置了文庙、藏书阁、国学讲堂、艺术家工作室
等文化设施，校舍周围的山坡林地自然成为书院的后花园。
刘亮程在路边石上题写的古朴书院名也与周围的古树溪流融
为一体。鸟鸣书院山、水流木垒河，木垒书院业已成为新疆
远离喧嚣都市的游学静心之地。

自成立以来，木垒书院常年邀请国内知名学者、艺术

家入驻讲学、即兴创作，与村民访客交流互动。为烘托
和活跃文化氛围，书院依据二十四节气和中国传统节
日，每月都举办主题文化活动，以呈现活态的农耕文化
民俗。在原生态乡野中，学者、艺术家们与农人们不拘
小节面对面交流，了解风土人情，欣赏自然美景，尽享
“世外桃源”之乐的同时，也传播了现代文明与艺术品
位。

2015 年，木垒县还与书院筹资百万元，创办了“丝
绸之路木垒菜籽沟乡村文学艺术奖”，每年重奖一位对中
国乡村文学、绘画、音乐、乡村设计做出杰出贡献者，被
誉为中国单项奖金额度最高，最接地气最具有泥土味的奖
项。首届大奖颁发给了我国著名乡土文学作家贾平凹。贾
平凹亲自赶到菜籽沟领奖，他说：“我有过各种各样的奖
项，这一次却是如此的不同。乡村这两个字一下子让我有
了角色感和位置感。”

木垒每年都聘请全国各地的作家、音乐家、画家、建
筑师等组成评奖委员会，力图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大背
景下，关注中国乡村文化精神建设，关注丝绸之路沿线的
文学艺术，使偏于西北边境一隅的木垒县菜籽沟村，成为
中国文学艺术所关注的一个小中心，成为少数民族贫困县
中的“文化高地”。

今年的颁奖更是掀起了小高潮，让木垒这个小山村在
8 月 26 日成为焦点：“大地艺术家”王刚摘得大奖，他
的直接“生长”在菜籽沟田地里的巨幅头像“一张醒来的
脸”吸引着人们把更多的关注投向土地和劳作其上的农
人。菜籽沟乡村文学艺术奖未来还将持续在木垒书院颁
出。

刘亮程表示，希望能借此推动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
化有机结合、民族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让各民族文
化实现共同繁荣发展。

“乡贤回乡”传承文化涵育乡风

菜籽沟村原有四百多户人家，上世纪 80 年代初，沟里很
红火，有许多人爱唱小曲子，常引来其他沟的人。谁家有事，
全沟人都要参与，热闹非凡。慢慢地，村里年轻人都出去上学
打工了，只剩两百多户人家，多数都是老年人，闲置了许多房
子。因为处在山沟，地理位置偏远，有的住户一院房子几千块
就卖掉了，而买去的人过不久也是拆了房子卖木头。村里冷
冷清清的，即便谁家请客，也凑不了多少人。

刘亮程认为，菜籽沟保留了许多完整的记忆中的旧生
活，仿佛就是中华传统农耕文化在大地上的再现，是乡土中
国的典型样本。“在新疆，传统意义上的旧村庄几乎消失殆
尽了，菜籽沟还能将农耕文化体现得如此淋漓尽致，文化价
值非同凡响，一定要好好地保护和传承下去。”

事实上，中国古代乡村能够一直兴盛，是我们有“衣锦
还乡”的传统。少小离家老大回，回乡时带给家乡的不仅仅
是资产，还有新的文化和理念。当下的乡村，不是仅仅靠农
民就可以振兴的，依然需要借助这样的外力。在菜籽沟村，
依靠“艺术的力量”而产生的“名人回乡”“乡贤还乡”的带动
效应是显而易见的。

自 2014 年以来，菜籽沟村 128 户村民得到了每户 1 . 8
万元人民币的补贴，修缮保护传统老民宅。越来越多外出的
村民开始回村创业，开小商店和农家乐，村民们回流就业获
得的收入已经目前超过百万元。县上还在木垒书院旁修建
国学讲堂、菜籽沟美术馆，期望借助知名文学艺术家们激活
当地的乡村文化旅游，带动少数民族人口众多的国家级贫
困县按期脱贫。

刘亮程风趣地说，越来越多的摄影师、画家在此取景采
风，也可以交些“风光税”，留在村里做些文化方面的事。

天山褶皱中：一条沟的发现，一个村的新生
新疆菜籽沟乡土文化重建的探索与实践

马斗全

浙江乐清，有条拦诗巷，在老城区中北部。外地没多少人知
道这地名，当地居民也说不清这条巷的历史有多久，只知古来就
叫拦诗巷。

拦诗，顾名思义，应该就是拦住诗人或留下诗篇。大概因了
这个缘故吧，不但乐清多诗人，外地诗人也多有来乐清者，在雁
荡山留下游踪和诗篇。笔者曾数到乐清，与乐清多位诗人为友，
想想真应感谢这条拦诗巷。

我素多交往的乐清诗人，是北京大学名教授钱志熙先生，当
代诗学研究权威。后来又认识了乐清诗词学会赵乐强、施中旦先
生和其他一些诗人。对乐清诗人有进一步了解，是甲午中秋的全
国诗人“一年两度遇重阳”大型联吟活动。从网上当即展示的联
吟诗稿可知，各地来诗很多，最引人注目的，却是东海边的乐清
市。

联吟通知规定参加者各以“一年两度遇重阳”为首句赋七律
一首，有所限制，自然比平时作诗难度要大些。赵乐强闰重阳正
游河西走廊，很快传来其作：“一年两度遇重阳，帘卷西风在异
乡。嘉峪晚秋初白雪，玉门故事旧文章。荒沙吹笛谁曾怨？祁水去
痕史有伤。多少愁怀多少痛，沧桑底色是寒霜。”诗颇佳，自非寻
常游历之作。沉重的史迹和深长的忧思，衰飒而不悲观，结句尤
佳，颇受诸诗友称赏。随即网上展示的联吟诗稿显示，乐清有多
位诗人参与，其中有位黄有韬一气作了五首。

使人不曾想到的是，乐清竟有好几人成难度很大的辘轳体。

辘轳体不只是要一气作五首律诗，首首皆用“一年两度遇重阳”，
而且须在特定位置，即各首的第一、二、四、六、八句。更难办的
是，一句中三个数词“一、两、重”，极难对仗，这样的句式古人诗
中亦少见，若非高手断不敢问津。施中旦的辘轳体，实记闰重阳
情景与感受，疏淡耐读。写篱菊的“三径半遮迎故友，一年两度遇
重阳”，堪称佳对。袁国唐的辘轳体着重纪感，韵古辞雅，也首首
皆佳，对仗佳句如“只字孤灯初叠韵，一年两度遇重阳”。高知贤
的“四海群贤吟七步，一年两度遇重阳”，对仗颇工，又极切合当
时联吟情形。其他几人的辘轳体也皆好而令人爱读。算下来，闰
重阳联吟，出自乐清诗人笔下的辘轳体，竟多达七组。由此可见
乐清诗风之盛，全国似乎还没有哪个县区可与之相比。

乐清有条拦诗巷，可以说明，乐清诗风之盛得益于当地悠久
的文化传统。乐清为文明古县、书香之邦，素有“东南小邹鲁”之
称。所以乐清人自古爱诗，历代多诗人。施中旦辘轳体有“此心愿
效孚公趣”句，孚公，其族祖施元孚，清乾隆时诗人。在乐清，会这
样时不时地踅出一个前代诗人来。除文化传统的影响外，还有一
个重要原因，就是如今乐清有关方面与乐清人对诗的特别看重
与喜爱。他们曾从当地青年中挑选可造之材举办诗词研习班，聘
请高校教授和知名诗人讲授、指导。组织者说，乐清历来多诗人，
不能在我们手里断档。这几十个人里，总能培养出几个像样的诗
人吧。乐清是温州最先富起来的县市，他们又不止一次强调说：
一个地方光有钱，不能算真富，还要看门前留下多少文化名流的
脚印。这样的识见与指导思想，让我这个外地人听了真是感佩无
限。

普通百姓对诗的看重，也同样令人感佩。我与几位诗友游雁
荡山时，管理处有位年轻人，格外热情，希望我们能把所成诗篇
留下。就连山下路口我们就餐的那家饭店的老板，也请求我们把
此行诗作留下，我感而赠其之诗有句为：“坐收过往诗人句，多蓄
珠玑胜蓄钱。”地非拦诗巷，同样在拦诗。

还有一件事，也很让人感动。贵阳有位夏伟平先生，不但慷
慨资助联吟诗词集《一年两度遇重阳》的出版，更不怕麻烦给各
地作者寄书。事后我才知道，夏先生并不作诗，是在贵州经商的
乐清企业家，心里即刻想到：难怪这样热心，原来是拦诗巷或拦
诗巷附近的人！

“一年两度遇重阳”活动外，乐清又先后举办过多次有声有
色的诗词活动，创作了大量好诗，颇令外地诗人羡慕。

正是因为乐清人对诗的分外看重，乐清诗风才能如此之盛，
而让我永远记住了“拦诗巷”这个颇具诗意的地名。

真好，乐清有条拦诗巷！

乐清拦诗巷

张天明

今年 7 月，贵州梵净山在巴林麦纳麦举行的世界遗产大会
上获准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由此，它成为中国第 53 处世界
遗产、第 13 处世界自然遗产。逶迤在湘、鄂、渝、黔的武陵山脉山
风清泽、星斗硕亮，梵净山正是武陵山脉的最高主峰，海拔 2000
多米。但见乌江与沅水从梵净山麓下流过，一江绿水，两岸葱茏，
帆影依依。晋朝诗人陶渊明《桃花源记》描绘武陵山脉“芳草鲜
美、落英缤纷”，捕鱼人偶入其中，发现人们生活得其乐融融，怡
然自得，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抒发了对自由公正的乌托邦社会
的向往。

梵净山之美，在枝繁叶茂。梵净山有着地球上同纬度保存最
完好最典型的原始森林，世界上共有 15 种植物区系地理成分，
在梵净山就有 13 种。在梵净山，举目所见都是合围粗的大树，其
中好多树木直径达到了 1 米以上。在山顶，由于海拔高度、云雾、
湿度、风力等原因，形成了粗壮、低矮的矮林。珙桐、杜鹃、玉兰等
在茫茫林海中亭亭玉立，一年四季“你方唱罢我登场”。当代诗人
王心鉴在《过梵净山》诗作中写道：“近山褪俗念，唯有竹声喧。”

在佳树美竹边的茶寮里品茗谈天，有登高作赋、酾酒临江的快
感。

梵净山之美，在鸟翔鱼跃。梵净山中，被列入保护对象的动
植物达 40 多种，被称为生物资源的“基因库”。黔金丝猴是国家
重点保护动物，被誉为“梵净山精灵”“地球的独生子”，现存约
700 只，梵净山为黔金丝猴的独一分布区。大鲵是世界上现存最
大的也是最珍贵的两栖动物，俗称“娃娃鱼”。在梵净山的湖瀑溪
潭间，旖旎碧漪，大鲵鱼翔浅底，自由自在，与世无争，晚芳摇落，
流花漂萍，荷塘蛙鸣，千鸟鸣啭，动听畅神。

梵净山之美，在灵岫慧石。梵净山是云贵高原向湘西丘陵过
渡斜坡上的第一高峰，它兼有云贵高原喀斯特地貌的休咎多变
与湘西丘陵的流丽异境。出宇宙之寥廓，登云天之茫茫，千崖竞
秀，万壑争流，山空月明，岚气蒙合，令人心目萧爽，神思飘逸。有
的奇峰突起，如老鹰岩酷似鹰嘴，悬于半空。有的怪石嵯峨，蘑菇
石上大下小，看似一触即倾，其实岿然不动已逾亿年。有的断岩
对峙，最高点金顶中部裂为两半，中为金刀峡，有天桥相连，万卷
经书如妙如肖、“金盆洗手”栩栩如生。

梵净山之美，在梵音泠泠。梵净山是我国佛教五大名山之
一。宋代，佛教已正式传入梵净山，兴建了贵州省较早的一座寺
院——— 西岩寺。明代，由于梵净山风光神奇，成为僧众向往的“梵
天净土”，故正式得名“梵净山”。历代所修寺庙甚多，大小寺庙数
百座，其中四大皇庵四十八脚庵最为著名。释迦殿、弥勒殿在金
顶上，始建于明朝，左为释迦殿，右为弥勒殿，天桥横跨峡上以沟
通两殿。“敕赐重建梵净山金顶序”碑位于金顶东北的老金顶脚，
建于明万历四十六年(公元 1618 年)，碑为古排楼式，碑帽已脱
落，而镶碑石坊及鼓形护脚、敦厚的台基仍旧完好。

梵净山数美

▲木垒县的万亩旱田及山村。

新疆作协副主席刘亮程在自己耕种的菜地摘菜。

刘亮程在木垒书院的书房。

摄影：本报记者李晓玲

乡村是组成国家的细胞，也是国家稳定的基础。中国
作为一个延续至今的文明古国，也是一个“以农立国”的
古国，乡村社会是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同时也决定了现
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轨迹。

乡村还是我国传统文明的发源地，乡村文明是中华民
族文明史的主体，村庄是这种文明的载体，耕读文明则体
现了我们的软实力。

当下，乡村的魅力还在于中华民族传统的文化认同和
精神寄托，在于“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
相扶持”的乡土人情和村规民约，在于那些朴素的生活智
慧和草根信仰。在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今天，乡村更是我们
心灵皈依的故园，是“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
愁”的诗意栖居之所。

“乡贤还乡”及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也使得木垒这
个少数民族自治县的一体多元文化传承更加鲜明。新型知
识分子自觉担负起了乡村建设的历史使命，文人学者艺术
家们用最自然、最环保的方式保留了乡村原有的文化形态
和传统人文，朴实勤劳的乡亲们则在热切地迎接新“乡贤”

们带来的先进实用的经营理念和文学艺术氛围的同时，也
分享了名人们有意无意中播撒的扎根乡土的乡建理念和现
代文明，汲取了他们传递的创造美好生活的自主意识和发
展自信。

现代化变迁中的农村应该成为“生产生活有保障的生
活乐园，道德之美的心灵家园，生态之美的休憩田园和民族
记忆的历史故园”，让回乡返乡入乡者，把乡村真正当成安
顿此生的家。这个梦正逐渐成为现实。（本本报报记记者者李李晓晓玲玲））

■短评

故园今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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